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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界定的西晋前期
,

是指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而言的
。

在这一时期
,

朝廷之内的胆

党纷争异常激烈
,

武帝也弹思竭虑地探取了一系列的相应对策
。

它构成了当时高层政治生活

中的重要内容
,

不但对于西晋 前期的政治格局影响甚大
,

而且牵动了王朝后来的历史命运
。

到目前为止
,

史学界尚未有人系统地研究过这个值得注意的课题
,

笔者拟拾遗补阔
,

就此作

一探讨
。

一
、

西晋前期的三次党争高潮

《 晋书 》 对于西晋前期党争的记载不但材料分散
,

而且简略不清
。

我们综合他书
,

条分

缕析
,

大致可以判定武帝在位期间曾出现过三次党争高潮
。

第一次党争高潮发生在泰始七年 ( 2了1 ) 到八年 ( 2 7 2) 之间
。

党争的一方是以贾充为首的助司马氏篡魏的功臣集团
。

这是执掌西晋朝权 的主流派
,

比

较活跃的成员有荀最
、

冯统
、

何 曾
、

石苞
、

荀颤等人
。

另一方则由任恺唱主角
, “ 而庚纯

、

张华
、

温颗
、

向秀
、

和桥之徒
,

皆与造善
” ( 《 晋

书
。

任恺传 分 )
,

遂结成朋党
; 同时

,

他们还得到了裴楷
、

李熹诸人的配合
。

此外
,

这一派

人中也有表面态度暖昧
,

甚至故作遮掩
,

实为幕后领袖的羊枯等人
。

党争的中心是争夺中枢决策权
。

非主流派的重点 目标是企图摧毁敌党的核心人物贾充
。

党争的高潮虽在泰始后期
,

然非主流派的发难却早在武帝践昨之初
。

《 晋书
·

郑冲传 》 :

“ 司隶李熹
、

中承侯史光奏冲及何曾
、

荀颇等各以疾病
,

俱应免官
。 ”

其后
,

任恺利用侍中

的地位不断地同贾充进行直接冲突
, “ 恺恶贾充之为人也

,

不欲令久执朝政
,

每裁抑焉
。

充

病之
,

不知所为
。

后承间言橙忠贞局正
,

宜在东宫
,

使护太子
。

帝从之
,

以为太子少傅
,

而

侍中如故
,

充计 画不行
。 ” ( 同上 ) 泰始七年

,

双方矛盾激化
。

裴楷直斥武帝
“ 失德

”

是因
“
贾充之徒尚在朝耳

” ( 《 晋 书
·

裴楷传 》 )
。

任橙
、

庆纯乘机以秦雍地区变乱需重臣出督

为借口
,

诱武帝
“ 诏充西镇长安

” ( 《 晋书
·

任恺传 》 )
。

一时
,

非主流派排斥贾充的计划

几乎成功
, “

朝之贤良欲进忠 规 献 替 者
,

皆 幸 充 此 举
,

望隆惟新之化
” ( 《 晋书

·

贾充

传 》 )
。

不料
,

苟易为贾充设计
,

在出镇 饯 行 之 时
, “

论太子婚姻事
,

书因言充女才质令

椒
,

宜配储宫
。

而杨皇后及荀颇亦并称之
。

帝纳其言
。

会京师大雪
,

平地二尺
,

军不得发
。

既而皇储当婚
,

遂不西行
。

诏充居本职
。 ” ( 同上 )

。

任
、

庚的希望落空
。

两党争衡愈演愈

烈
,

在次年呈白热化
。

《 资治通鉴 》 卷 79 泰始八年条概述当时 形 势云
: “

七月
,

以贾充为

司空
,

侍中
·、

尚书令
,

领兵如故
。

充与侍中任馈皆为帝所宠任
,

充欲专名势而忌懂
,

于是朝

士各有所附
,

朋党纷然
。 ”

武帝亲 自出面调解无效
。

不久
,

贾充伪称任债才堪典选
,

使武帝

改授他为吏部尚书
。

任煊 既 在 尚 书
,

失去了与皇帝接近的机会
。

贾充
、

荀最
、

冯统承间浸

润
,

制造了一起御食器的冤案
,

任恺终被免官
。 “ 恺既免而毁谤益至

,

帝渐薄之
” ( 《 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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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恺传 》 )
。

任恺遭废后
,

庚纯改挑大梁
,

利用贾充宴请朝士之机
,

借酒骂座
,

乃至 “
众

坐因罢
,

充左右欲执纯
。

中护军羊诱
、

侍中王济佑之
,

因得出 ” ( 《 晋 书
·

庚纯传 分 )
。

贾

充之党何 曾
、

荀颇
、

石苞纷纷上书要求严惩皮纯
,

另一党则极力回护辩解
,

双方在朝廷上 展

开了一场大论争
。

最后经武帝裁决
,

灰纯被削职改授他官
,

事情才有了结
。

这次党争以非主流派的失利而告终
。

第二次党争的高潮发生在咸宁五年 ( 2 7 9 ) 到太康元年 ( 2 8 0 ) 之间
。

党争的一方仍是以贾充为首的功臣集团
,

苟易
、

冯统为其朋党的中坚
。

党争的另一方是张华
、

杜预等人
。

另一成员羊枯由幕后转到前台
,

但由于突然去世
,

没

有赶上党争的高潮
。

两党中
,

因有些人衰老病死和被解职
,

成员较前次党争数 口减少
。

党争的中心是围绕着对平吴战争的态度而展开的
。

台湾学者徐高阮在 《 山涛论 》 中曾论辩了羊括是任恺
、

庚纯等人的幕后领袖
,

并指出泰

始五年 ( 2 6 9) 他由内廷外调襄阳是贾充排挤 的 结果 ( 文载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 》 第 41 本第 l 分册
, 1 9 6 9 年台北版 )

。

《 晋 书 刀本传讲羊枯
“
贞慰无私

,

疾恶邪俊
,

荀

易
、

冯统之徒甚忌之
。 ”

特别是在 平 吴 决 策上他与贾充歧异尤大
。

羊沽屡陈平吴之策
,

然

“ 议者多有不同
,

贾充
、

苟晶
、

冯统尤以伐昊为不可
。

”
一唯度支尚书杜预

、

中书令张华与

帝意合
,

赞成其计
”

( 《 资治通鉴 》 卷 80 )
。

表面上这是平吴决策的争执
,

实际上是前一次

党争的继续
。

徐高阮指出
,

贾
、

苟
、

冯等人
“ 是一个政治上反对羊枯的力量

。

这个力量在 当

时的反对平吴也便可以推测不会是根据真正的军事考虑
,

而是根据深秘的政治谋划
,

是为了

阻止羊枯得到成就了平吴大功而回到中枢的机会
。 ” 由于功臣集团力量太强

,

羊枯之策虽然

可行并有武帝支持
,

但拖到咸宁 四 年 ( 2了8) 羊钻入朝病死也未能实行
。

继任的杜预遭到 了

与羊枯类似的命运
。

成宁五年 ( 2 7 9 ) 围绕着平吴决策问题 的 党争加剧
。

张华有效地利用了

中书令加散骑常侍的地位
,

促成了武 帝 的 决 心
。

这时
, “

贾充
、

苟品
、

冯统固争之
。

帝大

怒
,

充等免冠谢罪
” ( 同上 )

。

平吴之役的实施是反主流派的胜利
,

但这个胜利并不完全
:

反对平吴最力的贾充被委任为南征的主帅
。

可见武帝对主流派的感情倾斜
,

同时也是贾充一

党势力太大的明证
。

战争中
,

贾充还不断上表破坏
,

要求召回诸军
,

腰斩张华以谢天下
。

充

表一奏
,

两派纷争又起
。

荀易奏宜如充表
,

而 “ 杜预闻充有奏
,

驰表固争
” ( 《 晋 书

·

贾充

传 分 )
。

平吴胜利
,

似对这次党争作一公正的结论
,

但结局却出人意料之外
:

贾
、

荀
、

冯等

人同有功者一样进封受赏
。

是非曲直没有标堆
,

贾充等初怀惭俱
,

继而有恃无恐
,

反 “ 疾张

华如仇
” ( 《 晋书

·

冯纹传 》 )
,

加剧对他的迫害
。

战功赫赫的杜预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

力
, “

在镇
,

数响遗洛中贵要
。

或问其故
,

预日
:

吾但恐为害
,

不求益也 ” ( 《 晋书
·

杜预

传 》 )
。

第三次党争的高潮发生在太康三年 ( 2 8 2) 到四年 ( 2 8 3) 之间
。

这次党争与前两次不同的是
,

功臣集团的首领贾充态度暖昧
,

实际上已退出党争
。

这一

党由荀易
、

冯统主持
,

另有外戚杨跳兄弟参加进来
。

另一方的成员有张华
、

和娇
、

李熹
、

羊诱
、

王浑
、

王济父子
、

甄德 及 太 常 博士庚剪数

人
。

武帝的同母弟司马彼是这一党人的幕后人物
。

党争的中心是争夺皇位继承权 ( 后改为辅政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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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昭生前
,

司马故曾是武帝争夺太子位的对手
,

后来又成为朝 臣呼声最高的皇位继承

人的人选
。

反主流派在两次党争失利后
,

则寄希望于他
。

这一方面是因武帝
“
诸子并弱

,

而

太子 ( 司马衷 ) 不令
”

( 《 晋书
·

齐王 司马伙传 》 )
,

有从晋廷长治久安考虑的因素
,

另一

方面也由于
“
中书监苟易

、

侍中冯统皆谙涣自进
,

而饮素疾之
” ( 同上 )

,

双方有共同的敌

人
,

促使反主流派愿意拥戴司马饮为领袖
。

而贾充因两个女儿分别嫁与司马饮和司马衷
,

二

婿亲疏相等
,

处境尴尬
,

故态度暖昧
,

恰不久病死
,

在这次党争中基本未起作用
。

主流派破

坏司马故承位最好的办法是迫令其 还 藩就国
。

苟
、

冯二人早在咸宁二 年 ( 2 7 6 ) 就 开 始 谋

划这一策略
,

次年杨跳也进此策
。

另一派人则极力鼓吹太子不堪为嗣
,

应改立齐王司马饮
。

.

《 晋书
·

和娇传 》 载和娇在吴平之后
, “

转侍中
,

愈被亲礼
,

与任恺
、

张华相善
。

桥见太子

不令
,

因侍坐 日
:

皇太子有淳古之风
,

而季世多伪
,

恐不了陛下家事
。

帝默然不答
。

后与荀

轰
、

荀易同侍
。

帝 日
:

太子近入朝
,

差长进
,

卿可俱诣之
,

粗及世事
。

既奉诏而还
,

颠
、

昌
,

并称太子明知弦雅
,

诚如明诏
。

娇日
:

圣质如初耳 ! ” 《 晋书
·

张华传 》 也载
,

吴平
“
帝问

华
:

谁可托寄后事者 ? 对 日
:

明德至亲
,

莫如齐王放
。 ” 太康三年

,

武帝一度病重
,

两派为

争夺储位人选
,

再掀党争
。

《 晋书
.

冯统传 》 : “
帝病驾得愈

,

统与易见朝野之望
,

属在齐

王饮
。

位素薄易
。

易以太子愚劣
,

恐彼得立
,

有害于己
,

乃使统言于帝日
:

陛下前者疾若不

差
,

太子其废矣 I 齐王为百姓所 归
,

公卿 所 仰
,

虽欲高让
,

其得免乎 ? 宜遣还藩
,

以安社

视
。 ” 《 齐王饭传 》 的记载与此类似

。

《 晋 书
·

杨跳传 》 也称
, “

跳初以退 让 称
,

晚 乃 合

朋党
,

构出齐王饮
。 ”

武帝从私欲出发
,

听从荀易 等人 的 建策
,

于这年末诏令齐王出督青

州
。

此诏一出
,

尚书左仆射王浑马上上书求留齐王
。

这次他不提改立太子
,

而求留司马饮于

京辅政
,

拥彼派纷纷响应
。

《 资治通鉴 》卷 81 综述此事件云
: “ 于是 抉 风王骏

、

光录大夫

李熹
、

中护军羊诱
、

侍中王济
、

甄德皆切谏
,

帝并不从
。

济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长广公主

俱人
,

稽颓涕泣
,

请帝留饮
。

帝怒
,

谓侍中王戎日
:

兄弟至亲
,

今出齐王 自是肤家事
,

而甄

德
、

王济连遣妇来哭人邪 I 乃出济为国子祭 酒
,

德 为 大 鸿肪
。

羊诱与北军中侯成梁谋见杨
、

跳
,

手刃杀之 ;
跳知之

,

辞疾不出
,

讽有司奏诱
,

左迁太仆
。

绣愤怒
,

发病卒
。

李熹亦以年

老逊位
,

卒于家
。

.

” 反主流派的行动再告失败
。

次年正 月
,

武帝迫令齐王就国
。

太常诸博士
-

上书反对
,

撰书人庚寡为演纯之子
。 “

寡草议
,

先以呈父纯
,

纯不禁
。

太常郑默
、

博士祭酒
曹志并过其事

” ( 《 晋书
·

庚纯传附子剪传 》 )
。

武帝大怒
,

欲将他们以大不敬罪杀死
,

但

遭拥饮派的一致反对
,

终免死除名
。

司马饮乞留京郊守陵
,

不允
,

发死而亡
。

冯统在司马饮

死后还对武帝称
: “

齐王名过其实
,

今得 自终
,

此乃大晋之福
” ( 《 晋书

·

冯统传 》 )
。

第

三次党争至此结束
。

以上是三次党争的简要轮廓
。

每次党争的具体起因和过程有很大不同
,

但党争的中心始

终围绕着对中枢决策权的争夺
。

如果说前两次党争反主流派的行动主要是从现实 目标出发
,

那么后一次党争则明显是他们着眼于将来
,

寄希望于武帝身后的朝廷权力了
。

关于党争的两派构成
。

从主流派方面看
,

成员一般比较整齐
,

主要是助司马氏夺位的功

臣集团
。

而反对派一方
,

背景参差不齐
.

成 员中既有为司马氏取得政权建立功勋的羊枯
、

裴

楷
、

任债诸人 ; 也有与司马氏有姻亲的羊诱
、

王济
、

甄德等
; 同时还包括一些被迫屈服晋廷

的原反对派或家族门第比较低微的
,

前者如 向秀
,

后者为张华
。

前两次党争中的双方
,

从人品人格到政见上的差异较大
。

后一次两派在为人上界限 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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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
,

只能视作是前两次党争的余波
。

二
、

西晋前期党争发生的原因

西晋前期党争发生的原因
,

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

首先
,

出现此伏彼起的激烈党争
,

与西晋政权结构的性质密切相关
,

它是一种特殊的大

族政治的产物
。

在君主专制政体中
,

皇帝应该对一切国家事务拥有决定权 力
,

但受个人能力
、

精力的限

制
,

实际上这又是不可能的
。

所以皇帝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统治
,

通过在他的周围设置

决策和执行的机构
,

分担他的权力和各种事宜
。

我们把这种在皇帝周围的由若干人分掌国家

大权所形成的群体
,

习惯称为中枢权力圈
。

由于所从属的政治集团不同
,

政治背景和个人经

历的区别
,

以及受长远利益和既得利益的左右
,

在中枢权力圈内出现派系儿乎不可避免
。

当

然
,

这种派系斗争随着皇权的强弱
,

有时表现得比较活跃
,

有时表现得不够明显
。

在大族林

立的汉末魏晋时代
,

军阀混战和朋党纷争成为大族政治互为补充的两种形式
。

前者为大族动

用武力争夺皇权
,

后者是他们通过在中枢权力圈内争夺最高决策权以互相制约和瓜分皇权
。

曹魏凭借武力起家
,

武
、

文
、

明三世又实行一贯裁抑紊强
,

破散朋党 的名 法政 策
,

高压之

下
,

朋党纷争的形迹不显
。

但派系的活动从未消歇
,

只是转变成一种隐晦的形式罢了
。

所以

待曹睿一死
,

党争马上公开化
。

司马氏靠纠集朋党的力量夺得曹家天下
,

顺便也把朋党活动

作为政治遗产继承 了下来
。

新建的西晋王朝带有极鲜明的大族联合政权的色彩
,

正如唐长孺

先生所说
: “ 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

” (唐长孺
: 《 魏晋南

北朝史论拾遗 》 第 1 40 页 )
。

作为大族之一的司马氏家族虽然凌驾于其他大族之上而成为皇

室
,

但却没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绝对的优势
,

立国背景极其脆弱
。

朝内的大族林立
,

形成与

集权对抗的离心因素
。

司马氏愈是实行一系列的政治
、

经济措施
,

尽心照顾大族的利益
,

愈

是使这种分权的力量加强
。

西晋前期的朋党荆 棘 丛 生 是从大族政治的肥田沃土中滋养出来

的
,

只要王朝的政治格局不变
,

在尚未出现军阀大战的形势之前
,

朋党纷争即不可避免
。

其次
,

西晋王朝禅代的野蛮方式和功臣集团大多数成员的人格卑下
,

使得西晋王朝和它

权力核心中的主流派
,

从开国时起即威望不高和声誉欠佳
。

这也是西晋王朝中枢权力圈内始

终存在着一个反对派的原因
。

司马鳃父子为聚敖权力
,

无所不用其极
。

他们轮换使用背信欺诈和剪伐杀戮的手段
,

残

酷地消灭一切政敌
,

制造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攻杀皇帝
、

族诛朝臣
,

甚至对一些不肯合作的

布衣之士都要消灭的血腥事件
。

这类丑闻不但在当时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不满
,

而且

连司马氏家族内也有人对此表示异意
。

《 晋书
·

安平献王司马孚传 》 讲
,

魏帝高贵乡公被杀

后
,

司马鼓之弟司马孚枕尸拗哭 日
: “ 杀陛下者

,

臣之罪
。 ” 当与禅位的陈留王哭别时

,

自

称
: “ 臣死之 日

,

固大魏之纯臣也
。 ”

他在临终遗令中仍然 表示了类似的决心
。

甚至几十年

后
,

司马氏的子孙对前辈在禅代之际的行为也甚感羞耻
。

(( 世说新语
·

尤悔 》 : “ 王导
、

温

娇俱见明帝
。

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

温未答
。

顷
,

王 日
:

温娇年少未谙
,

臣为陛下陈

之
。

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
,

诛夷名族
,

宠树同已
,

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
。

明帝闻之
,

覆

面著床 日
:

若如公言
,

柞安得长 ? ”
在党争中

,

庚纯骂座
,

向贾充质问
: “

高贵乡公何在 ? ”

表面矛头指向贾充
,

实际上是在对王朝存在 的合理性进行抨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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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功臣集团主要由一群见利忘义
,

反复无常
,

品行恶劣的怪幸小人构成
。

如武帝的第

一号心腹贾充
,

曾
“
抽戈犯哗

” ,

是杀害 魏 帝 的 元凶
,

入晋后 “ 无公方之操
,

不能正身率

下
,

专以馅媚取容
” 。

史家说他 “
非惟魏朝之悖逆

,

抑亦晋室之罪人
” 。

荀易
“

为正直者所

疾
,

而获佼媚之机
” ;

荀颇
“ 无质直之操

,

唯阿意苟合于苟易
、

贾充之间
” , “

获讥于世
”

冯统
“
外聘戚施

,

内穷狙诈
” ; 王沈卖主求荣

, “
甚为众论所非

” ;
石 苞

“
好 色 薄 行

” ,

何曾
“
外宽内忌

” , “
卑 (贾 ) 充而附之

” 。

(上引见 《 晋书 》 各本传 ) 相对地来说
,

反主

流派的成 员一般为人比较正派
,

并多为学者
。

中国古代的朋党
,

一般无严密的组织形式
,

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性情相近
,

气味相投
。

孔

子曾讲
: “ 君子周而不比

,

小人比而不周
” ( 《 论语

·

为政 》 )
。

西晋功臣集团为私利而朋

比为好
,

党同伐异
;
与他们为人处 世

、

道德标准不同的非主流派
,

也 自然会在反对共同政敌

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

,

形成派系
。

再次
,

晋武帝的特殊处境和个人性情
,

使他无法对朋党纷争采取严厉态度
,

从而助长了

派系势力的发展
。

司马炎是司马爵的孙辈
,

属于开创晋朝基业的第三代人
。

他与功臣集团成员的关系
,

同

父祖两辈人不一样
。

这些人名义上应算作他的长辈
。

司马炎在与其弟司马故争太子位时
,

贾

充等人都替他帮过大忙
。

禅代劝进
,

更是靠功臣集团出的大力
。

所以在开国之初
,

司马炎就

未能形成控驭这些人的绝对权威
,

相反倒有一种依赖感
,

甚至是负债感
。

而非主流派也有一

些成员为晋室立过大功
。

对付他们之间的朋党之争
,

武帝的举措不得不颇费斟酌
。

另外
, 《 晋书 》 本纪称司马炎性格

“ 宇量弘厚
,

造次必于仁恕
;
容纳镜正

,

未尝失色于

人
。 ” 《 太平御览 》 卷 14 8所引王隐 《 晋书 》 也讲他

“
宽仁厚德

,

深沉有智量凤度
。 ” 史书

的记载尽管有溢美之词
,

然 其性情比较宽容
,

确实不虚
。

如对庚纯骂座时讲出的过激言论
,

并未加深究
。

初登帝位
,

向裴楷问
“
天下风声

,

何得何失
” ,

裴楷讲其
“ 未比德于尧舜

” ,

也能容忍 ((( 晋书
·

裴楷传 》 )
。

平吴后
,

武帝顾盼自雄
,

特问司隶校尉刘毅
: “
卿以肤方汉

帝何也 ? ”
他仰首伸眉等待刘毅的颂扬

,

不料得到的却是
“ 可方桓

、

灵 ” 的回答
。

武帝没有

恼怒
,

辩解说
: “ 吾虽德不及古人

,

犹克己为政
,

又平吴会
,

混一天下
。

方之桓
、

灵
,

其已

甚乎 ! ”
待刘毅批评他卖宫钱入私门后

,

仍 自我解嘲地说
: “ 桓灵之世

,

不闻此言
,

今有直

臣
,

故不同也
” ( 《 晋书

·

刘毅传 》 )
。

这种宽容的性格也使他很难采取严厉的态度制裁和

破散朋党
。

最后
,

我们认为
,

武帝容忍朝廷存在党争
,

还有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考虑
。

皇帝与中枢权力圈的关系非常微妙
。

在皇权强大的时候
,

避免朋党纷争对皇帝集权和提

高国家机器的运行机能是有益的
。 ’

但在皇权薄弱的时期
,

中枢权力圈内存在两派对立明显优

于一派突出
,

这样可以使他们互相消耗
、

互相制约
,

从而避免他们集中力量把矛头 指 向 皇

帝
,

威胁先天不足
、

力量有限的皇权
。

关于武帝的这种良苦用心
,

正是我们在下一部分要重

点论述的内容
。

三
、

晋武帝对付朋党的政治术

司 马炎虽然 无父祖的创业之功
,

但在知识素养和权谋上并不劣于他的前辈
。

在对付党争

方面
,

他的政治手腕相当地高明
,

这也是西晋前期尽管朋党纷然
,

但政局基本稳定
,

而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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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越来越能够从容驾驭臣下的一个原因
。

史称其
“ 明达善谋

,

能断大事
,

故得抚宁万国
,

绥静四方
” ,

还是比较公允的
。

如果将武帝对付朋党的政治术归纳起来
,

大约可有以 下五种
:

(一 ) 平衡的政策

允许朋党存在是西晋前期巩固皇权的一种政治需要
,

所以武帝对待对立的双方一般不取

压制和消除的方针
,

而是给予很大的宽容
,

并尽力地加以调解和安抚
。

如 《 晋书
·

任馈传 》

讲贾充和任造冲突严重
, “ 于是朋党纷然

,

帝知之
,

召充
、

债于式乾殿
。

并谓充等日
:

朝廷

宜一
,

大臣当和
。 ”

再如
,

庚纯骂座后
,

贾充恶人先告状
,

并以
“ 上表解职

” 相要挟
;
庚纯

则上河南尹
、

关内侯印经
,

表示谢罪
。

武帝对矛盾着的双方
,

基本上是各打了五
一

卜大板
。

他

下诏说
: “ 今议责庚纯

,

不惟温克
,

醉酒沈酒
,

此责人以齐圣也
。

疑贾公亦醉
,

若其不醉
,

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
。 · “ …古人云

:

由醉而言
,

作出童段
。

明不责醉
,

恐失度

也
”

( 《 晋书
·

庚纯传 》 )
。

对于和娇和荀易的纷争
,

武帝亦如法炮制
。

《 晋书
·

和娇传 》

载
,

和娇 “ 迁 中书令
,

帝深器遇之
。

旧监
、

令共车入朝
,

时荀汤为监
,

桥鄙筋为人
,

以意气

加之
,

每同乘
,

高抗专车而坐
。

乃使监
、

令界车
,

自桥始也
。 ”

(二 ) 倾科的政策

倾斜与平衡
,

是矛盾的
,

又是统一的
。

司马炎的平衡术
,

并非在任何时候
,

处理任何问

题上
,

对于对立的各方都完全公允
。

他感情的天秤是倾斜的
。

在大多数情况 下
,

武帝偏袒亲

信的作法十分执拗
。

从万斯同 《 晋将相大臣年表 》 排列的西晋中央重要官职就任情况来看
,

功臣集团在决策和执行机构中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
,

使他们牢固地构成了中枢权力圈中的主

流派
。

这种情况在平吴之前更为明显
。

在对待贾充和张华两人不同处理方式上
,

清楚地显现

了武帝的这种倾斜政策的露骨性
。

从武帝受禅始
,

贾充便被授予车骑将军
、

散骑常侍
、

尚书仆射的职务
,

既参与机密又有

军政实权
。

裴秀死后
,

他升任为尚书令
,

并改常侍为侍中
,

车骑将军如故
,

成为荀易所说的

“ 国之宰辅
” 。

伐吴之役
,

贾充极力阻挠
,

却反被授予南征主帅的职务
,

优宠之荣
,

罕见于

史
。

《 晋书
·

贾充传 》 载
, “ 伐吴之役

,

诏充为使节
、

假黄钱
、

大都 督
,

总 统 六 师
。

给羽

葆
、

鼓吹
、

提幢
、

兵万人
、

骑二千
,

置 左 右 长 史
、

司马
、

从事中郎
,

增参军
、

骑司马各十

人
,

帐下司 马 二 十 人
,

大车
、

官骑各三十人
。 ”

贾充还不欲行
,

诏日
: “ 君不行

,

吾便 自

出
。 ” 贾充才被迫上路

。

而平吴决策的主谋者
,

张华只不过被委为度支尚书
,

量计运潜
。

杜

预所统之部才是六路伐吴大军中的一支
。

张
、

杜二人并受贾充节制
。

战争中贾充一会儿要退

兵
,

一会儿要腰斩张华
,

平吴后却仍赐帛增邑
。

武帝此举
,

对贾充未免宠之太过
。

张华博学多才
,

平吴之役又立有大功
,

史称其
“
名重一时

,

众所推服
。

晋史及仪礼宪章

并属于华
,

多所损益
,

当时诏洁皆所草定
,

声誉益盛
,

有台辅之望焉
” 。

荀最
、

冯统只略微

一作手脚
,

武帝便将张华出为外镇
。

待张华在幽州再建功勋
, “

朝议欲征华入相
”
时

,

冯统

复加离间
,

武帝疑虑又起
, “ 顷之

,

征华为太常
。

以太庙屋栋折
,

免官
。

遂终帝之世
,

以列

侯朝见
”

( (( 晋书
·

张华传 》 )
。

武帝此举
,

对张华未免待之过苛
。

(三 ) 防戒的政策

司马炎富于精明的政治才干
。

他虽对亲信极力袒护
,

但深知他们的人品
,

所以颇具防戒

之心
。

石苞是开创晋室的要臣
,

却因
“
自诸葛诞破灭

,

苞便镇抚淮南
,

士马强盛
” ,

而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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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对他保有警惕
。

等到淮北监军
“
密表苞与吴人交通

”
时

, “ 武帝甚疑之
” ,

甚至将此事与

吴人偏师北进联系起来
: “ 吴人每来

,

常东西相应
,

无缘偏尔
,

岂石苞果有不顺乎 ? ” “

会
苞子乔为尚书郎

,
.

上召 之
,

经 日 不 至
。

帝谓为必叛
,

欲讨苞而隐其事
。

遂下诏以苞不料贼 :

势
,

筑蚕遏水
,

劳扰百姓
,

策免其官
。

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征之
,

以备非常
。

又遣镇东将
军

、

琅邪王仙 自下那会寿春
。 ”

结果是一场误会
,

但武帝将错就错
,

仍命石苞
“ 以公还第

” ,

不再复职 ( 《 晋书
·

石苞传 》 )
。

武帝给予了贾充很大的权力和信任
,

但一发现他在对待司 l

马饮的态度上暖昧
,

毫不犹豫地
“
夺其兵权

” 。

武帝晚年
,

、

两派人物陆续堆零
,

荀易
、

冯纷
二人地位 日渐突出

。

在冯统死后
,

武帝立即削夺荀易的实权
,

由中书令改授尚书令
。

史载
:

“ 易久在中书
,

专管机要
。

及失之
,

甚周周怅怅
。

或有贺之者
,

易日
:

夺我凤凰池
,

诸君贺

我邪
。 ” ( 《 晋书

·

荀易传 办 )

( 四 ) 另树新人的政策

为了维持朝廷的平衡和稳定
,

司马炎还努力培植新的抗衡力量
,

试图把中枢权力圈内的
两派对立转化为多极均衡

。

这主要表现在他从在位的中期开始启用外戚和宗室
。

(( 晋书
·

杨骏传 》 :

咸宁二年 ( 2 76) 杨骏
“ 以后父超居重位

,

自镇东将军迁车骑将军
,

封临晋侯
。 ·

” …尚书褚碧
、

郭奕并表骏小器
,

不可以任社视之重
,

帝不从
。 ”

还讲
, “

帝自:

太康以后
,

天下无事
,

不复留心万机
,

惟耽酒色
,

始宠后党
,

请渴公行
,

而骏及姚
、

济势倾

天下
,

时人有三杨之号
。 ”

病重后
,

武帝又封杨骏为辅政大臣
。

在重用外戚的同时
,

武帝还提高宗王的权力
。

他加封叔父司马亮为太尉
、

录尚书事
、

领

太子太傅
、

侍中诸职
。

晚年疾笃
, “ 乃诏中书

,

以妆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
” ( 《 晋书

·

杨骏

传 》 )
,

并
“
与腹心共图后事

,

说者纷然
,

久而不定
,

竟用王佑之谋
。

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
督关中

,

楚王玮
、

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
,

以强帝室
。

又恐杨氏之逼
,

复以佑为北军中侯
,

以

典禁军
” ( 《 晋 书

·

武帝本纪 》 )
。

到他统治的末年
,

由外戚和宗室组成的新派系
,

已具备了能够抗衡甚至压倒原来旧党的
,

力量
。

正如 《 本纪 》 所讲
,

当时武帝
“
宠爱后党

,

亲贵当权
,

旧臣木得专任
。 ”

与晋初开国

形势已截然不同
。

(五 ) 通过平奚战争加强个人与王朝权 威的政策

前文已述
,

在武帝即位的初期
,

晋王朝和他个人的权威都是不高的
。

武帝意识到
,

要想
改变这种状况

,

除了运用权谋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外
,

还应该作出一些超越前人成就
、

震

扬国威的大事
,

从根本上提高个人与王朝的权威
。

当时
,

消灭南方的孙吴政权
,

结束 自汉末

以来将近百年的分裂割据状态
,

实现国家的统一
,

在这类大事中属于最为突出的
。

司马炎完成一统的宏愿
,

从即位之初就已产生
。

泰始五年羊枯的外出
,

既有党争受排挤

的因素
,

也有武帝用他经营南边的安排
。

《 羊拈传 》 :

是年
, “

帝将有灭吴之志
,

以枯为都
督荆州诸军事若 假节

。 ”

在平吴的问题上
,

武帝一直同非主流派的观点保持一致
。

当羊枯病

重
, “

帝砍使枯卧护诸将
” ,

可见他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态
。

只是内部条件不成熟
,

才一而再拖
延下来

。

通过平吴战争的胜利
,

武帝增加了自矜的资本
,

个人及王朝的威望确实得以加强
。

四
、

武帝的
“
成功

”
与惠帝的悲剧

西晋前期
,

司马炎对待党争的政策
,

基本上说应是成功的
。

首先
,

终武帝之世
,

政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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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稳定
,

社会秩序良好
,

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

其次
,

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
,

强化了王朝和

皇帝个人的权威
,

使西晋成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
,

唯一实现了统一的王朝
。

唐太宗在 《 晋

书 》 本纪后作制称赞晋武帝说
: “ 于是时

,

民和俗静
,

家给人是
,

幸修武用
,

思启封疆
。

决

神算于深衷
,

断雄图于汉表
。

马隆西伐
,

王潜南征
,

师不延时
,

撅虏削迹
;
兵无血刃

,

扬越

为墟
。

通上代之不通
,

服前王之未服
。

贞祥显应
,

风教肃清
,

天人之功成矣
,

霸王之业大矣
。 ”

但是
,

武帝的成功又是相对的
, “ 成功

” 之中潜伏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危机
。

首先
,

司马

炎对策中的许多重大方针只是徽衍一时的权宜之计
,

甚至在饮鹤止渴
。

例如他启用外戚和宗

王
,

就为新的动乱埋下了祸根
。

在他的生前
,

辅政大臣的争位斗争即已发生
, 到他一死

,

权

力之争马上升级为相互间的屠杀
,

再后竟然演变成一场残酷的军 阀 混 战
。

其 次
,

武帝的成

功
,

很多是靠个人权术驾驭的结果
,

人存政在
,

人死政亡
。

武帝去世
,

很快就出现了无人能

够填补代替的职位空格
,

给继承人留下悲剧式的命运
。

很多讨论西晋灭亡原因的文章
,

都假

设齐王司马饮承位可能会使西晋免于速亡
。

笔者对于这一论点
,

很难苟同
。

惠帝的悲剧固然

不能避免
,

但齐王司马饮也很难控制住武帝身后的西晋政局
。

这因为司马饮只是一派人的领

袖
,

根本无扶制服朝内扰撼的群雄
。

本文附带为晋惠帝司马衷的
“

白痴
”
称号

,

作一小小的翻案文章
.

我们认为
,

惠帝确实智

商不高
,

但绝非是晋安帝那样
“
自少及长

,
口不能言

,

虽寒署之变
,

无以辩也
” ( 《 晋书

.

安帝纪 》 ) 的白痴
。

史书记载的
“ 蛙鸣

” 、 “ 肉魔
”
之说

,

对于长于深宫的太子来说
,

缺少

生活知识和对百姓疾苦不了解
,

并不足为奇
。

相反
,

惠帝能读书
、

写字
,

还能对某些政治向

题提出见解
,

都证明他非白痴
。

如太安元年齐王司马同兵败被囚
, “

(长沙王 ) 又擒同至殿

前
,

帝侧然
,

欲活之
” ( 《 晋 书

·

齐王同传 》 )
。

永 兴 元年 ( 3 0 4 ) 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

司马越争战
。

混战中
,

侍中播绍
“ 以身卫帝

,

兵人引绍子辕中折之
。

帝口
:

忠臣也
,

勿杀户

几天后
,

惠帝遇救
, “ 左右欲洗帝衣

,

帝日
:

袖侍中血
,

勿倪也
” ( 《 晋书

·

忠义传 》 )
。

胡三省在 《 资治通鉴 》 此文处下注日
: “

孰谓帝为翰愚哉 : ”
惠帝的智商大概与蜀汉后主相

类
,

只是运气不及刘禅
。

西晋皇位
,

聪慧及阅历丰富者尚未必能承
,

何况才智
、

资历与乃父

司马炎相距甚远的司马衷呢 ! 大局铸成
,

焉能不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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